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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要所有國家都恐懼美國
特朗普在選舉的
時候，強調他當了
總統之後，就要使

得世界所有國家都恐懼美國。他認為，
和平和經濟競爭並不能使美國強大。只
有美國的軍事武器壓倒了其他國家，世
界各國聽到美國的命令，就會腳軟，立
即服從美國的指揮。
特朗普計算過，從戰鬥機、轟炸
機、核潛艇和驅逐艦發射的中程導
彈，以及巡航導彈價格太過昂貴了。
陸上發射基地的中程導彈，是最便宜
的，生產周期也非常短，如果再配上
小型的核彈頭，令七八個維多利亞公
園那麼大範圍的所有坦克群、軍艦群
和軍事要塞的人員全都死亡，就可以
嚇唬全世界。
在2017年開始，美國就開始在亞利
桑那州「雷神」工廠製造中程導彈，
進展順利。有了這個實力之後，特朗
普突然提出了要退出美國和俄羅斯之
間的《中導條約》。這是特朗普實踐
其競選諾言的一個重要步驟。
不過，當年肯尼迪總統的對手是赫
魯曉夫，今天特朗普的對手是普京。
特朗普沒有作好準備，就隔空叫喊退
出中程導彈協議，表現對軍事競賽的
狂熱。結果特朗普撞板了。普京進行
反擊說，如果美國要實行中程導彈軍
事競賽，俄羅斯就把導彈準確地對着
華盛頓，也對着北約國家成員的首
都，俄羅斯也不害怕面對着另一次古
巴導彈危機的挑戰。普京的邏輯非常
簡單，如果俄羅斯一項一項地和美國
進行軍事競賽，俄羅斯的經濟必然被
拖垮。
如果要對付特朗普「要所有國家都
恐懼美國」的競選遊戲，那就變得更
加省事，只要拿一樣美國最怕的東
西：核子大戰，美國人最怕死，一定
可以制服特朗普。一個令美國3億多
人都死在核戰爭之下的總統候選人，
要美國人陪葬，怎麼可能有選票？這
正是特朗普的死穴。
《中導條約》是1962年古巴導彈危
機所引發出來的。最後赫魯曉夫撤退
了部署在古巴的導彈基地。1962年古
巴飛彈危機前，美國和英國分別在西

歐地區和英國部署大量中程飛彈，對
蘇聯形成威脅，其力量與蘇聯相較佔
優勢。古巴危機後降溫停火，美國按
與蘇聯於古巴危機中達成的秘密協議
撤出部署於南歐和東亞的陸基的中程
飛彈，後來兩國簽署了《中導條
約》，即兩國都不會生產和部署五百
公里到五千公里射程的中程導彈。世
界核戰爭的威脅大大解除，歐洲地區
進入了和平發展經濟的新階段，德國
和法國近來說了不少頂撞特朗普關於
世界戰略、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民
粹主義的說話。
特朗普心裡認為，如果不是美國向

歐洲國家提供核保護傘，歐洲國家的
日子能過得這麼舒服嗎？所以，特朗
普全力把陸上基地導彈，都擺到了歐
洲的前沿地區，讓歐洲嘗試一下被俄
羅斯導彈指着的滋味。歐洲國家極力
反對特朗普的做法，認為特朗普靠
害，弄得他們雞毛鴨血。特朗普拋出
了一個6個月與俄羅斯進行談判的計
劃，普京相當聰明，一眼就看出了特
朗普的最大目標就是撈取選票，立即
就宣佈俄羅斯的戰略導彈已經準確地
對着華盛頓。這正是特朗普的選舉大
忌。現在，特朗普騎虎難下，他已經
沒有辦法收回挑戰書了。若果世界進
入了核導彈的危機中，沒有人願意投
資，也沒有人願意消費，受到最大損
害的就是美國。
俄羅斯早已經陷入經濟低潮，現在只

要穩住陣腳，也不會有太大的損失。如
果2019年經濟不好，那麼，2020年特
朗普想連任就困難了。俄羅斯政府總覺
得，戰略飛機攜帶五百公里的巡航導
彈，可以飛越幾千公里，然後再發射巡
航導彈，早已經突破了中程導彈的限制
了。何況俄羅斯已經擁有了超高音速的
陸上基地導彈，俄羅斯認為作為回應，
一旦到處都是核彈頭，你可以部署，我
也可以部署，到時候就有一個核武器的
擴散問題，那些二三流的國家也可以向
美國叫板，受到損失最大的，當然是美
國了。
特朗普打開潘多拉魔盒，將來會受

到一系列的危害，損失得多，獲益很
少，可以說是一個無腦的總統。

1957年，老舍先
生交給北京人藝一
部劇本，時任北京

人藝總導演的焦菊隱把劇本拿回家看
了三天，提出修改意見，建議將原劇
本第一幕第二場在茶館的戲發展為一
齣大戲，名字就定為《茶館》。老舍
先生用三個月寫出了這部《茶館》，
各種人物活靈活現，用老舍先生的話
說：《茶館》裡每個人物都是我看過
相、批過八字的。老舍先生筆下的經
典台詞過去七十年，依舊和現實不差
分毫，坐在劇場裡，聽到的會心的笑
聲掌聲，就明白了經典的力量。
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國封閉
了自己十多年，八十年代到九十年
代，西方文藝思潮影響中國，剛睜開
的眼睛看什麼都新鮮、新奇，藝術，
尤其話劇，全面朝向新潮流一邊倒，
北京人藝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和表演
遭受空前挑戰。1988年，北京人藝攜
《茶館》、《天下第一樓》、《嘩
變》、《推銷員之死》等五部經典戲
赴滬演出，非常受歡迎，票一搶而
光。但在業界的研討會上，有人說
《茶館》是人藝最後的晚餐，《天下
第一樓》是人藝的夕陽，現實主義已
經過時。人藝一邊向「夕陽晚餐派」
敬酒，一邊堅持現實主義的戲劇和演

出。三十年去，當年的「新潮流」戲
劇已經一部不見了，而《茶館》、
《天下第一樓》依然不停在演出。舉
凡《茶館》開票，很多人還是凌晨就
守在北京人藝售票處門口，購票隊伍
從首都劇場排到隔壁的鵓鴿胡同，今
年又是如此。
經典是藝術家和觀眾共同創造的。
我把手裡的一張「工作票」送給了

一個行內的朋友，她十六歲的兒子要
看，她抱着試一試的心情陪兒子同
去，沒有找到一張退票。她坐在人藝
的咖啡室，看大廳那小小的現場錄
像，聽着劇場裡的笑聲掌聲，看着興
奮的兒子，度過一個晚上。觀眾不但
要看戲，還滿懷憂慮和擔心，他們怕
喜愛的《茶館》變色變味，怕演員不
夠上一代的水準，怕心中的最愛荒腔
走板。1999年演出新版《茶館》時，
就受到質疑。觀眾說，你們別糟蹋經
典了，給我們留下一點美好的回憶。
請來戲劇大家黃宗江來看新茶館，他
就沒說一句「好」，只說「不容
易」，這就是批評。
如今《茶館》又回到六十年多前的

焦（菊隱）版，主要演員到位，接住
了人藝的第一代演員，會原汁原味再
演下去。這就是我們常常在說的傳
承。

不知不覺在那一年開始，自己終於喜歡吃東西。你可能
會覺得我很奇怪，吃東西不是每個人也喜歡嗎？不是，我
印象當中，自從出生到出來社會做事，對於吃東西也沒有

特別感覺，而且覺得不用吃就好了，但人始終需要吸收不同的營養，所以
一定要吃東西，但直至近年開始，突然很喜歡及渴望可以吃到某一些食
物。
就好像早前，本來需要到某間日本商店購買一些東西回家，所以下午

四點多工作完畢，便到九龍塘某個商場逛一逛，但去到這家公司才發
現，我想買的貨品這家分店沒有，有點失望，但沒有辦法，有很多事情
也不可以強求。然後便想到超級市場逛逛，看看有什麼東西需要補給。
但很奇怪，我腦裡面突然出現一個畫面，就是吃「一人日本火鍋」，我
就在商場往超級市場方向繼續行的時候，我的左腦說：「叫我繼續向前
行，你有很多需要買的東西等着你。」但我的右腦說：「如果想吃一人
日本火鍋，便要身體力行立即行動，不然，人潮便出現，可能需要等待
很久才可以進餐。」就在這迅雷不及掩耳的時候，我決定掉頭走，往停
車場取車，然後到另一個商場看看那間一人日本火鍋店需不需要等候才
有位置。
經過十多分鐘的車程，到了這間餐廳，門外已經有多人在等待，心知

不妙，可能需要等很久，但很快便有一個女侍應出來問我有多少人進
餐，我說：「一人。」她便叫我入內，原來門外那些人是正在考慮要不
要到這間餐廳晚飯。坐下來之後，便開始我突然在半小時前很渴望吃到
的「一人日本火鍋」，而且吃得非常滿足。現在我覺得，一個人進餐也
不錯，而且今天有智能手機在身邊，一邊看着手機，一邊吃東西已經感
覺非常好。但你有沒有發現，一個人吃東西跟一班朋友在吃的時間有很
大的分別，始終一個人沒有對象傾談，只是不斷的吃吃吃，所以一個人
吃的時間會比較快，結果我用了四十分鐘左右餐便吃夠，但已經非常之
滿足。
當我離開餐廳之後，我跟自己說：「其實人大了，可能有很多人也不斷
追求很多東西，但對於我來說，只要當你想吃什麼，想買什麼東西的時
候，原來還有能力可以實行，已經很感恩。」你覺得我說得對不對呢？因
為滿足自己這些要求，不需要花費很多金錢，不是說要買一輛名貴的汽
車，不是說要買一間房子，只是用數百元便可以滿足突如其來的要求，人
生其實這麼簡單便已經足夠，吃飽便要努力工作，當然我們也要有更大的
理想，這樣才可以繼續實踐未來的簡單要求，希望自己日後的要求不會大
到能力不及，不然，就繼續享受上天賦予我們的東西及繼續獨自去進餐。

獨自去進餐

優曇鉢花，簡稱
就是我們常說的曇
花。曇花多數在夜

間才開花，而且時間非常短，一不察
覺，就會看不到。從前家裡有種曇
花，還好有天午夜醒來，就發覺那白
色的花朵盛開。但就是只親眼目睹過
這唯一的一次而已。往後家裡種植的
曇花，發覺時花已是謝了的。
從前要看曇花開的狀況，只能看照
片，如今就可以看自拍的影片了。所
謂曇花一現，便可在自拍的影片中慢
慢觀賞，永久保留這一現的境況。
清代的趙翼有詩說：「早知不是我
家兒，何事曇花現暫時。」感慨的就
是他逝去了的兒子短暫的人生。佛經
上說︰「如來時時出世，如優曇鉢花
時一現耳。」可以得知，如果不是專
心一志禮佛，如果不是專心一志想目
睹優曇鉢花的真貌，曇花開和如來出
世，是難以看見的。
在智能手機流行的時代，要自拍短片

是非常容易的，人人都可以做到。而且
每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要拍出來，
只要懂得說故事的技巧，懂得整理來龍
去脈，就可以拍出自己的故事。但自己
的故事只有一個，所以，感人的個人故
事，常常看到某個人拍的結果，也就只
有那麼一個而已。這就像優曇鉢花一
樣，只能短暫現蹤，無以為繼。
喜歡拍短片的人，怎樣才能避開這種

只能曇花一現的境況？當然最好就是聆
聽，聆聽他人說的故事。不過，他人在
說故事的時候，通常都有保留，精彩的
部分會誇大，醜事的部分會掩飾。就像
好些名人傳記般，看到的幾乎都是個人
的成就，看不到最隱私的醜聞。就連曇
花一現般的醜事，也都缺乏。
人生最怕的就是成功只是曇花一

現，最希望的是失敗和失意，才都是
曇花一現。不少人每年都會出現一次
曇花一現的事，那就是新年許願一定
要把壞習慣改過來，但過了兩個多月
了，壞習慣依然改不了。

由優曇鉢花談起

今年香港話劇團的新劇季劇
目剛剛公佈，全年的主題是
「經典重溫」。不問而知，這

個劇季一定有很多舊劇再次搬上舞台。
縱觀全年的劇目安排，果然有很多舊劇重

演，我曾看過的也有不少。我在這兒跟大家談
談這些重溫的劇目，讓大家在購票前對它們有
多些了解。
最令人矚目的首推《如夢之夢》。二零零二
年，賴聲川將這個接近八小時的長劇搬上香港
話劇團的舞台，作世界首演。當年不但動員全
團演員分飾數十個角色，時任藝術總監毛俊輝
也粉墨登場，女主角則由汪明荃飾演。此劇當
年非常哄動，門票迅即售罄。演出後，它立即
成為香港劇壇的一個名劇，甚至被封為神劇。
之後十多年，這個劇目不時在不同地方的舞台
上上演，去年胡歌在深圳的版本相信只有很幸
運或很有辦法的人才能購得門票。今年西九文
化區的自由空間大盒落成，《如夢之夢》為該
劇院的揭幕製作。當年的演出情景歷歷在目，
沒想到香港觀眾要等十七年才可以再睹賴聲川
的戲寶之一。

《盛宴》是一個我頗喜歡的製作。全劇由六
名演員在五十四頓飯宴短戲中，分飾一個家庭
五代約二十個成員在數十年來的悲歡離合，陰
晴圓缺。當中有成員加入，也有人離去。有人
春風得意，也有人傷心欲絕。這個家庭就是世
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家庭世世代代的縮
影，可說是《小城風光》的千禧版變奏。此劇
以明快利落的節奏串起一個個片段，運用的劇
場手法別具一格，無論是劇本的內涵或呈現方
式均十分可觀。據說首演時大獲好評，我滿以
為它起碼有機會角逐今屆的香港舞台劇獎的最
佳整體製作獎，誰知名落孫山，希望這不會影
響它的票房。
《父親》是前年的製作，是一個關於腦退化

老人的故事，以他的視角來看他周遭的人和
事。此劇由毛俊輝飾演父親一角，飾演其他角
色的，無論戲分輕重，都是位列香港劇壇頂級
的演員，陣容鼎盛。毛俊輝去年憑父親一角奪
得最佳男主角獎項，導演馮蔚衡也獲最佳導演
獎，重演此劇實是意料中事。
《四川好人》是一個在二零零三年首次搬上

香港舞台的音樂劇，曾獲多個劇壇獎項。該劇

原名Dergute Mensch von Sezuan，是德國著
名戲劇家布萊希特在一九四三年的創作，被譽
為是敘事劇（epic theatre）的代表，也是布萊
希特的代表作之一。它通過一名心地善良的貧
窮煙花女子沈德的遭遇，將世情的荒謬呈現人
前。香港的音樂劇版本首演並非香港話劇團的
製作，而是另一個劇團演戲家族的創作。是次
香港話劇團演出演戲家族的劇寶，飾演沈德的
卻是風車草劇團的成員邵美君，其他演員也有
數位不是香港話劇團的駐團演員，恍似是一個
劇壇的合作演出。
《順風．送水》本是一個小劇場的製作，是
一個關於被困在電梯內的順風和送水二人的故
事。飾演送水的鄧宇廷獲小劇場獎的最佳男主
角獎項。我沒有看過首演，對此劇沒有評價。
不過，它的橋段卻令我想起我在很多年前曾經
演出的一個短劇，也是一個關於二人被困在電
梯裡的故事。我飾演女主角，對手是一名男演
員。那個演出令我留下不少美好的回憶，我好
像還獲頒了最佳演員的獎項。電梯內的二人戲
可以千變萬化，我也很想看看《順風．送水》
會是一個怎樣的電梯故事。

經典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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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遊
過北印度，
心思來遊南

印度Kerala省好些年月，始終
揪不起那顆心，也許害怕旅程
連接安排困難，一直未付諸行
動，直至去年夏天開始為農曆
新年假期計劃行程，好些地方
都去過了，何不選擇陌生遊
處？
Poovar、 Vakala、 Alappu-

zha、Backwaters、Kochi（或
Cochin同解中國城，聽說立名
千年前），印度極南；面朝次
大陸西面阿拉伯海，南面印度
洋，背後內湖河道縱橫，千里
錦繡良田，放眼望去不盡椰樹
灣。
人未到南印度，猶如千里

眼，預知將會五花八門滿眼顏
色，就是思考多年來遊的目
的，當然還有相傳公元前數百
年 猶 太 人 （ 當 時 叫 Black
Jews），公元後，耶穌門徒
Saint Thomas傳道至此，阿拉
伯商貿船隊帶來回教，葡萄牙
人帶來天主教及成立殖民地果
亞（Goa），荷蘭人帶來長足
貿易與第二波猶太人（White
Jews）及基督新教，英國人統
領整個次大陸、施以殖民制度
並大興英國國教，一波又一波
文化洗禮，未曾改變他們的顏
色品味。希望印度近年經濟提
升不會將流傳數千年、獨樹一

幟的傳統衣裝色澤品味摒棄。
不論北邊人的膚色略白，南

邊人較深，咖啡、鴨屎綠、卡
其黃都不宜穿。剛好相反，南
亞人現代化之路卻經常選擇上
述屎色新潮服裝，發展進步未
必一定品味好。
愛在南亞一帶，尤其印度看
到冶艷色彩的衣服；不單女
性，以及男士。相對艷色，就
是他們穿上白，一樣特別醒神
帥氣，總而言之品味宜保持愛
恨分明，切忌曖昧胡混。
天地內湖河海藍綠分明，南

印度人膚色鮮活，衣裝色彩斑
斕，迎面而來盡是圓瞪瞪大眼
睛與撲過來的笑容，將天、
地、人的顏色提升，昇華成難
以熄滅的恒溫記憶。

色彩盛宴南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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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家家泉水，戶
戶垂楊」、「濟南瀟灑
似江南」之稱的濟南，
自古就是一座美麗的城
市，而她的春天更是美

麗如畫。雖然我們不能再現歷史，窺其歷
史全貌，但從古代詩人的詩詞中，仍可約
略地看到濟南昔日的美麗春色。
清代詩人董元度，曾這樣概括濟南的春

天：
濟南春好愛新晴，樓外鞦韆柳外鶯。
彷彿江南金粉地，穿街只少賣花聲。

（《濟南雜詩》）
在詩人眼中，雨後初晴的濟南春天特別

美好。在泉繞柳牽的座座小樓外，少女們
在歡天喜地地盪着鞦韆；層層綠柳叢中，
鳥兒在不住地婉轉啼鳴……這裡好像是江
南金粉之地，只缺那穿街走巷的賣花聲
了……這樣的旖旎春色，怎能不令人沉
醉？
另一位清代詩人王蘋，對濟南的春色也

有一段精彩的描寫。當客人向他打聽濟南
的風景如何時，他自豪地回答道：

湖乾煙亂柳毿毿，是處桃花雨半含。
七十二泉春漲暖，可憐只說似江南。
春山泉響隔鄰分，市口浮嵐壓帽裙。
誰信出門如畫裡，不須着色李將軍！
（《客有詢濟南風景者，示以絕句》）
在詩人王蘋筆下，濟南的大明湖邊，柳

絲披拂，如煙似霧；到處桃花盛開，濃艷
欲滴。在這春暖花開時節，眾泉的噴湧更
加旺盛……如此美麗的湖光泉色，只說它
似江南是很不夠的。詩人進而又說，濟南
南面是鬱鬱葱葱的青山，山北緊鄰噴珠吐
玉的名泉。
近山傍泉的市街上，山嵐雲氣牽人的衣

帽。人們走出家門，就如同進入畫中。如
此美麗的自然山水大畫，何需名畫家再作

描繪點染？
再看那一湖春水碧如藍的大明湖吧。元

代詩人趙孟頫在《早春》一詩中寫道：
溪上春無賴，清晨坐水亭。
草芽隨意綠，柳眼向人青。
初日收濃霧，微波亂小星。
誰歌采蘋曲，愁絕不堪聽。
詩人在早春的清晨來到湖上，坐在湖邊

的水亭中，但見湖邊春光爛漫動人：那剛
長出的草芽在自由自在地編織着綠茵；飄
拂的柳枝上，串串嫩芽凝翠吐綠，閃着一
雙雙迷人的媚眼……當初升的太陽將濃霧
驅散時，寬廣的湖面上波光粼粼，金星閃
耀；遠處的采蘋人正划着小船，唱着悠怨
的采蘋曲緩緩駛來……面對如此美景，真
讓人難捨難離。
元代散曲家張養浩筆下的大明湖更是美

得化不開。他在《普天樂．大明湖泛舟》
一曲中寫道：

畫船開，紅塵外，人從天上，載得春來。
煙水間，乾坤大，四面雲山無遮礙。
影搖動城郭樓台……人驚的白鳥皚皚。
作者在早春時節遠離了喧囂的市廛，泛

舟湖上。此時，人在畫舫中，船行碧波
上，恰如置身仙境之中，又好像把天上的
春天也載到人間來了。在這茫茫煙水間，
頓覺海闊天空；那遠處白雲繚繞的群山看
得清清楚楚，近處城郭樓台的倒影隨波蕩
漾，湖中驚起的鷗鷺像片片白雲在翻
飛……真是人在畫中，畫在湖中。也許只
有「天上的春天」，才能與此媲美！
泉是濟南的靈魂，詩人的筆觸自然不能

忽略那沐浴在大好春光裡的名泉。明代詩
人許邦才在《丁丑春日再過泉亭酒家二
首》中寫道：

趵突泉頭賣酒家，板橋迤邐跨河斜。
東風解得丹青意，畫出垂楊間杏花。
以詩酒著稱的許邦才是趵突泉酒家的常

客。當他又一次來到趵突泉邊時，只見酒
家的酒幌迎風招展，迤邐的板橋斜跨河
上。到處是楊柳吐翠，紅杏鬧春，連醉人
的春風也好像擅長繪畫，畫出一幅幅名泉
丹青來……這跟他緊接着寫到的「吼雷噴
雪更流霞」的趵突泉相映成趣，動靜之美
在這裡得到了和諧的統一。
與明湖、名泉相比，濟南的春山也毫不

遜色。明代濟南詩人邊貢在《山寺》一詩
中，就着意寫了千佛山春天的幽靜景色：

雞鳴春日曉，鐘落上方幽。
樹濕雲猶住，山空翠欲流……
雄雞的啼鳴喚醒了千佛山的黎明，悠揚

的鐘聲在山谷中回盪，這更顯出山中的幽
靜。那縹緲的白雲掛在樹梢上，久久不肯
離去；漫山遍野的松柏鬱鬱葱葱，青翠欲
滴……詩人雖只寫了春山的一個側面，但
從中也不難看出，當年千佛上一帶的自然
生態和人文勝跡，都是非常誘人的。
至於濟南的郊野，往往被人忽視。其實

那裡的春天，也同樣美麗如畫。趙孟頫的
一首《東城》詩就給人們打開了一個新視
野：

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綠煙絲。
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卻春光總不知。
詩人因一個偶然的機會，來到濟南東

郊。放眼一看，野店茅舍旁，千樹桃花盛
開，遠看像一片緋紅的輕雲；田間陌頭，
楊柳依依，春風吹過，綠浪細騰，輕煙裊
裊……詩人原來沒想到郊野春光會如此美
麗，他深有感觸地說：要不是為送客人來
到這郊野，真會把這大好的春光錯過呢！
當然，詩人們所展示的，不過是古代濟

南的一個部分，但這已足以使濟南人感到
自豪，也很值得我們深思：古代濟南的春
天尚且這樣美麗，我們今人不是更應該有
信心和義務，去營造更加美好的濟南春天
嗎？

濟南春色美如畫

■印度傳統衣裝Sari色彩繽
紛，配襯南部人特濃膚色，
更顯鮮艷。 作者提供


